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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社会关系

大脑走“捷径”

美国康奈尔大学一项最新
研究显示，应对复杂的亲戚关
系记忆，大脑也会走“捷径”，不
是分别记住每个个体，而是记
住“规则”，以便在需要时迅速
重建指向某个个体的关联。

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家马
修·布拉希尔斯带领的研究小
组招募197名女性和104名男性，
让他们分别阅读4段文字，其中
涉及15个人的亲戚关系网。有
的文字包含“姐妹”、“兄弟”、

“母亲”等很强的亲属“标签”；
有的文字中涉及人物被广泛称
为“朋友”；有的文字涉及“三元
组”，即三个人两两认识；有的
文字中涉及的亲戚关系和社会
关系更为复杂，不能简化为“三
元组”朋友关系。

志愿者在阅读这些文字后
需做一项记忆测试。测试本身
与文字没有关联，旨在尽量“清
空”志愿者先前的记忆。

之后，布拉希尔斯要求他
们凭借记忆重建文字中人物的
关系网。如果给出正确答案，可
得到奖金。研究人员希望奖励
机制能够让志愿者更好地完成
任务，而实际上，所有志愿者得
到的奖金金额相同。

结果显示，当志愿者试图
努力记住由很强亲属关系主导
而不包括“三元组”关系的亲戚
关系时，重建亲戚关系的平均
正确率约为50%，表现最差。当
他们借助亲属关系和“三元组”
两条线索重建关系网时，平均
正确率达到73%。

布拉希尔斯说，这表明在
记忆亲戚关系时，大脑走“捷
径”，不是分别记住每个个体，
而是记住“规则”。

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援引他
的话报道：“人类的大脑能够处
理大型、复杂、不规则的社会关
系，不是靠我们把大型、复杂、
不规则的亲戚关系全部记住，
而是我们记住了被简化的常规
结构，那让这些亲戚关系带有
可推理的相似性。”

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罗
宾·邓巴上世纪90年代研究发
现，受人脑新皮层大小限制，一
个人通常只能维持与大约150

人的稳定人际关系，此外还能
记住不少人的相貌和名字，但
对对方了解有限，无法通过调
整自身行为来促进双方关系。
邓巴说，从古至今，150人始终
是最常见的群体规模。对多数
成年人而言，最多能够维系五
个深层亲密关系。

(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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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畜共患病频发与人类自身有很大关系

禽流感越来越容易
感染人类
H7N9禽流感的疫情再次拉响

了人畜共患病的警笛。其实，这些
年人们对人畜共患病并不陌生，从
疯牛病到狂犬病，从SARS到禽流
感……据统计，全球近10年出现的
新发传染病中，75%源自动物或动
物源性食品。伴随着发病率的提
高，人畜共患病已成为公共卫生的
重点问题。

“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
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
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
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
美国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
命运》一书中专门用一章来讲述从
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及其在人类
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这本获普利
策奖的书中，他把这些疾病称作

“来自我们的动物朋友的致命礼
物”。

人畜共患病

可突破物种间屏障

人畜共患病是指“在脊椎动物
与人类之间自然传播的疾病和感
染”，是由共同病原体引起的、在流
行病学上又相互关联的、对人类和
动物同时造成严重危害的一类疾
病，主要由病毒性、细菌性和寄生
虫性等病原体所引起。

为什么有些疾病人类和动物
不会互相感染，而有些疾病就可以
跨物种传播呢？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景志忠指出，一方面，由于
动物物种间以及人类间的遗传及
其生物学特性有其差异性即种属
特异性，就形成了疫病发生的种间
屏障，即不同动物物种或人类有不
同的疫病。而另一方面，由于人类
与动物在遗传上十分接近，理论上
讲动物发生的疫病一般都能感染
人类，而且遗传关系越近发生疫病
的可能性就越大。

“科学地讲，物种间屏障仅是
一个相对概念，能否突破种间屏
障，还与病原体及其生态环境相
关。”由于病原的生物学特性千差
万别，因此其致病机制各不相同，
相当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以禽流
感为例，景志忠说，人有人流感，动
物有禽流感、猪流感和马流感等，
但禽流感的一些亚型能感染人类，
如H1N1、H5N1和H7N9。H1N1之所
以能感染人类，原因是病原的核酸
有其特殊性，RNA核酸片段中可
能含有人的部分片段序列，而且通
过了由禽到猪到人类的逐渐演化
和适应过程。

禽流感

越来越容易感染人类

禽流感病毒的物种间差距逐
渐缩小。最近，许多科学家发现，禽
流感病毒越来越容易感染人类了。

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蔡皓
东介绍，有科学家发现，人肺和呼
吸道上皮细胞也携带有禽流感样
病毒的受体，所以，禽流感病毒有
可能直接感染人类。后来，又有科
学家发现，人流感病毒虽然不能与
鸭的上皮细胞结合，但能与鸡的上
皮细胞结合，而且还在鸡的肺组织
中发现了人流感样病毒。如果如
此，禽流感病毒似乎有可能不借助
其它动物，直接在鸡的体内和人流
感病毒“嫁接”了。

以往，禽流感病毒主要感染禽
类动物的肠道，因为禽类动物肠道

的温度是禽流感病毒最适合复制
的41℃，而人的呼吸道温度只有
33℃。但最近科学家发现，某些以
前主要感染鸡肠道的禽流感病毒
逐渐从鸡的肠道上皮向呼吸道上
皮转移，而鸡的呼吸道中的温度与
人呼吸道的温度比较接近，这可能
使禽流感病毒发生人类环境的“预
先适应”，为逐渐发展成流感病毒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唾液飞沫黏膜等

途径均可感染人类

据有关文献记载，动物传染病
有200余种，其中有半数以上可以
传染给人，另有100种以上的寄生
虫病也可以感染人。目前，全世界
已证实的人畜共患病共有250多
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90多种，在
全世界许多国家存在并流行的有
近40多种。在我国所列的一、二、三
类动物疫病中，人畜共患病至少有
18种。

据景志忠介绍，人畜共患病的
传播途径主要有消化道传播、呼吸
道传播、经皮肤接触传播和经节肢
动物传播等，从动物到人类传播的
主要方式有：动物借助唾液将病原
体传播给人，如狂犬病，病犬、病猫
的唾液中含有大量的狂犬病病毒，
病毒通过咬伤的皮肤感染人类；人
食入了发病动物的或被病原体污
染的肉品而引起食物中毒或发病，
如沙门氏菌、大肠埃希菌的中毒，
还有一些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如旋
毛虫病、弓形虫病等；钩端螺旋体
病、布鲁菌病、痘病以及血吸虫病
等可经皮肤、黏膜的创伤而感染人
类；病畜在流涕、咳嗽、打喷嚏时，
可将病毒和病菌通过空气中的飞
沫传播给人，如禽流感、结核病等；
动物的毛和皮肤脱落物因内含各
种病毒、细菌、疥螨等生物，这些生
物有的既是病原体，又是传播病原
体的媒介。

人类及动物的健康环境

为何如此脆弱

近年来，人畜共患病频频暴
发，面对现实，人们不仅担心自身

健康的安全保障，更关注为何在科
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及动物的
健康环境还如此脆弱。景志忠指
出，人畜共患病的频繁发生与流行
有诸多因素：

病原长期变异使其宿主广泛
化。

禽流感是由A型流感病毒引
起家禽、野禽和鸟类致病的一种传
染病，该病毒本来不感染人，但由
于病毒发生变异出现高致病性
H5N1血清型而使其可以感染人，
成为一种新的人畜共患病。对于
SARS病毒的来源，目前虽然看法
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病
毒发生变异所致。口蹄疫之所以难
以根除，长期存在，也是由于病原
易发生变异的原因。

食品污染。
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食品已成为病毒、细菌
和寄生虫等致病因子的主要暴露
源，因而每个人都有患食源性疾病
的危险。据估计，在发达国家每年
有30%的人口可能患食源性疾病，
全球每年有近10亿人因食品生物
性污染而引起腹泻症状，其结果造
成每年30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于腹
泻，食品污染现在被认为是霍乱和
其他传染性腹泻暴发的一个重要
流行病学因素。

气候变暖和自然灾害。
由于任何生物都有一定的生

存条件，一旦环境改变，就会引起
其相应生物学特性的变化。在气候
变暖后，一些媒介生物和动物的栖
息地会发生改变，同时将病原带到
新的地区或国家。

人畜共患病频发

人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景志忠
认为，人畜共患病频发与人类生活
方式有很大关系，人类对于人畜共
患病的发生与蔓延也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

有专家说，人类在盲目追赶现
代化的同时，大规模地破坏了人与
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平衡，使许多原
本与世隔绝的病原与人类接触，从
而造成了目前的局面。

人类生活方式改变及不良卫
生习惯。

都市家庭中饲养宠物，人与动
物之间长期密切接触，使人畜共患
病从牧区、农村进入城市，人们在
尽享宠物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增加
了患疫病的风险。

滥用抗生素。
人类滥用抗生素、激素，加剧

了病原的变异与迁徙，“超级病原

体”不断出现，以至有些专家担心，
某些病将面临“无药可治”的局面。

疾病防治不规范操作。
医学和兽医学的发展无疑给

人类和动物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
益处，但由于疾病防治中的不规范
操作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会助长某
些人畜共患病的发生与流行。例如
器官移植在挽救人的生命方面发
挥了极大的作用，但目前有人担心
在异种动物器官移植的同时，也可
能引入动物病原体到人体内，其在
人体内适应后有可能导致出现新
型人畜共患病。

过度开发自然，盲目追求利
益。

人类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或为
了满足自身好奇心理的需要，过度
侵入原始森林、河流、湿地等以前
从未涉足的地区，使野生动物与人
类的地理距离缩小到能够互相传
播疾病。其次，人类为满足自身需
要不顾一切地捕食野生动物或利
用其皮毛，也增加了感染各种疫病
的机会。

违背动物自然生活方式。
工业化之前的农业，是以自然

养殖方式为主的农牧业，一切都按
动物生长规律及生活习性来进行
捕食和饲喂，随着工业化的到来，
人们为了快速、批量地生产所需的
动物产品，在不断扩大养殖规模的
同时，通过高能量饲料、高度集约
化饲养和快速促长方式，人为改变
动物生长的自然规律，打破了病原
体与宿主的生态平衡，促使病原的
变异，而发生新的疫病流行和跨物
种感染，这使得某些人畜共患病出
现和暴发。

景志忠指出，目前人畜共患病
流行的总趋势是旧病未除，新病异
军突起，以新发病毒病和媒介生物
病为主；由病原单一宿主感染变为
多宿主跨种感染；由大规模的局部
地区暴发逐步发展到跨境、跨洲际
传播；由固定的疫区变为可变化的
跳跃性疫区，流行病学规律复杂
化。

目前，我国在人畜共患病的防
控技术研究方面虽然已具有一定
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并汲取了丰富的经验，但仍然存在
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其
原因主要是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
筹规划和长期的稳定经费支撑，在
病原结构、毒力、组织嗜性等生物
特性和跨宿主传播遗传演化关系
以及流行病学等方面缺乏前瞻性、
基础性和公益性的深入研究。另
外，大多数人畜共患病是动物源性
的，但在防控上往往存在重人医、
轻兽医现象，造成追踪溯源很难。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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